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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昨晚，复旦大学外文学院的学
生宿舍，注定是个不眠的夜晚。高
温，酷热、汗如雨下，暑假留校的学
生们一直折着纸鹤，他们要为“陆
老神仙”送行……
又一位大师离去。陆谷孙教授

逝世的噩耗传来，复旦校园沉浸在
哀伤之中。此时，老师同学们想到
最多的不是陆老一生的丰硕成果，
而是他平日里点点滴滴的言行举
止，既通俗幽默又深刻育人，故被
学生们昵称为“老神仙”。
“希望大家今后无论是宝马还

是自行车，都能欢笑”，这句陆老神
仙留给毕业生的寄语，一直在校园
流传。在所有头衔里，他曾经自称，
最看重复旦学生自发票选的“复旦
十大杰出教授”。

有同事在微博里说：“一间复
旦教师的宿舍，一堆写满英文的稿
纸，一部厚达几十厘米的词典，一
幕荡气回肠的《李尔王》，一首普希

金的诗，一曲收音机中的柴可夫斯
基，便是陪伴他一生的挚友”，这是
对陆谷孙日常生活最贴切的描写。

许多人记得去年在上海书展
上的一幕，陆谷孙说道：“我这把年
纪，大家都祝我健康，我想大概健
康是不会了，只能祝我‘亚健康’、
‘勉强健康’、‘还过得去’，明年书
展不来了，太太平平在家里面养老
吧。”对于死亡，陆谷孙曾引用过一
句话：“即使你在坟墓里面你的生
命力还在爆发”，他希望，“最好是
人在坟墓里面，还有一点生命的冲
动。”

为师为人，陆谷孙都堪称典
范。第二版《英汉大词典》的编者页
背面是第一版编者。不同于其他词
典，陆谷孙坚持不为去世的编者名
字加黑框，要让每一个曾经的战友
都自由地“活”在这本词典里。“老
师觉得，这本词典是大家努力的共
同成果，也是逝者生命的延续”，陆

谷孙的学生高永伟回忆说。
让高永伟印象最深的，是陆谷

孙的淡泊名利。他很少接受采访，
颁奖也是避之不及。!"#"年，陆谷
孙获得上海市师德标兵奖，他就是
不愿意去领奖，最后是高永伟代领
的，“老师一直觉得，荣誉属于每个
人，不愿独自领奖，而且他太忙了，
不想生活受到过多打扰，也不愿把
时间耗费在颁奖典礼上。”
“我是真心不希望抛头露面，

我希望躲在我的‘洞’里，你们也不
烦我，我也不烦你们。$%&'% (%

&)*+%!让我一个人呆着"是我的哲
学。”陆谷孙在 !,-!年的一次讲座
上这样述说自己的人生哲学。他在
精神王国里享受着孤独，并将之化
作灵感的催化剂。学生们祝愿：陆
老神仙仙去，一路走好，希望他在
另一个世界找到那个永远属于自
己的“洞”。

本报记者 张炯强

“Leavemealone”心愿成真
复旦学子深情追忆!老神仙"

! ! ! !本报讯（记者 张炯强）昨天下
午 -点 ./分，我国著名翻译家、复
旦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教授、博
士生导师陆谷孙，因病医治无效在
上海新华医院去世，享年 00岁。复
旦大学发布讣告称陆谷孙先生是
“著名教育家、散文家、杰出教授”。

陆谷孙 -/1,年生，祖籍浙江。
-/2! 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外语系，
#/23 年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至
今，#//1年 /月被授予复旦大学杰
出教授称号。陆谷孙 #/0,年参加
《新英汉词典》的编写，是主要设计
者和定稿人之一，也是他一生最负
盛名的事业。#/42年 ##月份起，他
开始担任这部词典的主编，还曾多
次应邀参加上海市重大经济或文化

国际会议，担任主要口译，多次为上
海市市长笔译讲演稿，并为 #//,年
出访香港、新加坡的上海市经济代
表团担任首席翻译。

陆谷孙从上世纪 0,年代至今，
共发表《幼狮》、《钱商》（合译）、《二号
街的囚徒》、《鲨颚》等数十种文艺类
及文评类英译汉文字 !,,万余字，并
发表《明式家具》等文艺类及电影类
汉译英文字 #,余万字，在国内外发
表论文共约 2,篇。他还发表过专论
翻译的《翻译大忌：形式至上》《为‘翻
译腔’一辩》、《“朴则近本”———写在
5译林6主办的翻译竞赛之后》等论
文，提出了最大限度吃透并真实转达
话语、尽量保存原作风姿、不求译入
语华美的翻译学观点。

陆谷孙昨因病去世
著名翻译家#复旦大学教授

! ! ! !昨天下午正是酷暑天，在微信
朋友圈里，我突然看到了复旦大学
陆谷孙先生去世的消息。思绪一下
子回到 -"多年前，想起我第一次不
请自来、冒昧采访陆先生的情形。

那是 !""1年的夏天，在第 !"

届教师节来临之际，新民晚报策划
推出一组“上海师德风采录”。陆谷
孙先生刚刚荣获上海市首届师德标
兵称号，报社特地安排了头版头条
的版面准备重点报道他，并将这个
采访任务交给了我。
作为看着陆先生编著的《英汉

大词典》长大的一代，接到报道任务
后，我马上着手各种案头准备，并联
系采访陆先生和他的学生、同事等。
采访他的学生、同事都很顺利，但没
想到，到了陆先生那里却碰了“钉
子”，听说要报道个人，他拒绝了记
者的采访。“招呼”一路从复旦大学
宣传部打到了外语学院领导，却全
部被他婉拒，学院领导也表示无可
奈何。
眼看截稿时间越来越近，我不

甘心放弃这样难得的机会，只好硬
着头皮不请自来，直接上门打扰。在
复旦大学教师宿舍的一幢老式红砖
房里，就是陆先生的家。记得那年 4

月，也是个酷暑天，我经过水果摊时
买了一只西瓜，叩响了陆先生的家
门。
陆先生正巧在家，看到我来访

并说明来意后，他刚开始面露一丝
不愠，但他也表示理解，马上把我迎
进门。在一楼的老房子里，只见屋内
陈设再简朴不过，让人难以想象这
就是大名鼎鼎的陆先生家。听说我
也是复旦的学生，还听过他的课，他
表情又和缓了许多。但是说起他为
学生付出的种种心血，他却不愿提

起，总是“绕”过话题，完全不“配合”
采访。倒是说起他的恩师徐燕谋，陆
先生主动打开了话匣子，性格刚毅
的他，眼神中流露出许多柔情。

此前我采访陆先生的学生时，
他们讲述了许多陆先生和学生师生
情深的感人故事，陆先生常说，“子
女是我自然生命的延续，学生是我
学术生命的延续。”但没想到我向他
说起这些，反而惹来了陆先生的“火
气”。他用了 .个“7”开头的英文字
母批评当下一些学生：“功利、对大

事不关心、对专业缺乏纯真的兴
趣。”流露出他对一部分学生恨铁不
成钢的痛心。
在陆先生家里，我发现除了“大

部头”的学术著作，也有不少时下流
行的书籍，还有一些是英文的畅销
书，“女儿、学生从国外回来会帮我
带一些”。偶尔得闲，他便看看体育
赛事，翻些自己喜爱的“闲书”，一年
能看上 ."多本。因为妻子女儿在国
外，平时一名阿姨为他操持家务，生
活过得十分简单。在阳台上，陆先生

养了几只蝈蝈，“听着蝈蝈声，让我
想起儿时在故乡的日子。”
《陆谷孙先生的四种眼神》的报

道成文后，陆先生逐字逐句为我改
好，连标点符号也逐个订正。中秋节
前夕，他特地寄了张月饼票到我报
社，说他的血糖高，也是借花献佛。
后来，在复旦百年校庆前夕，我再次
采访他关于《新英汉词典》及《英汉
大词典》修订的情况，对于学术领域
的采访要求，他欣然接受。

他回忆起在“文革”期间被“发
配”去编写《英汉大词典》，别人眼里
的苦差事他却乐此不疲，最“乐”的
就是和工宣队“斗智斗勇”，偷偷往
词典里“加塞”，想方设法添入各种
新鲜的英文词汇。说到这些，他露出
孩子般顽皮的笑容。
陆先生说，自己十分欣赏莎士

比亚作品中的一句话：“过去的仅仅
是开场白，好戏还在后头。”他说，一
个人切不可成为小小一点成绩的可
悲奴隶。或许，这也是他穷尽一生、
甘当词典“匠人”的动力之源。
本报记者 宋宁华

本版摄影 本报记者 郭新洋

那年陆先生“被迫”接受的一次采访

! 陆教授在去年上海书展上讲话 ! 陆教授为读者签名 （资料图片）


